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缅 怀 启 贤 二 三 事

万典武

　　著名经济学家、武汉大学著名教授曾启贤同志离开我们已
10 年了。他和我是武大经济系同班同学 (1941- 1945) ,以后又

共读研究生。相交数十年,我写些他的治学、为人、交友等方面的

突出优点,以缅怀这位学者的光辉一生。

一、孜孜不倦的头名“状元”
1941年刚进武大时 (当时迁校在四川乐山) ,正是抗战的相

持阶段,经济极度困难,物价飞涨,他和我同是流亡学生。但他有

经济来源,我则全靠“兼差”(打工)维持学业。最初,我们只是上

课时见面打个招呼寒喧几句。他虽生活宽裕,但不像少数纨绔子

弟嬉戏玩乐只图混张文凭。他文静端庄,聪慧敏锐,学习勤奋。不

到一年,他就成为班上的优秀学生,各科成绩总是名列前茅。大

学毕业时,他是班上头名状元,第二名是杨淑湘校友,我忝居第

三。由于彼此都在系统地阅读古典经济学奠基人A·Sm ith, D

·R icardo 等人的原版著作,有时也作些学问上的交谈。当时经

济系的师生有个纯学术性的小社团叫“珞珈经济学社”,只吸收

极少数学习特别优异的学生参加,他在我之先已被吸收,我大致

是三年级才参加的。这样,我们就接触较多了,共同探讨一些经

济学上的问题,交流学习方法和心得体会。他智商极高,说话慢

条斯理,却常有独到见地。我们同时考上了武大经济系的研究

生, 在乐山是研究生第一学年, 同住在叮咚街 (街名)的学生宿

舍,这时谋面的次数就更多了。他还是孜孜不倦地“啃”书本,当

时我们喜欢用“啃”这个生动的词表述苦读大部头名著,这是很

贴切的。按照导师的建议,研究生一年级我们当时共同“啃”的是

新古典学派代表人物A·M arshall的《经济学原理》, 一本 800

多页的英文原著。1947年初我回到已迁回珞珈山的武大读完研究生

,启贤自愿多读一年, 7年大学生涯,苦读名著和认真学习每门功课 ,

为启贤日后成为深有造诣的学者打下了厚实的学识根基。

二、纯真的爱情
启贤不仅以学习优秀名噪全校,而且一入校他就有位灵巧

美丽的女友丁莹常相伴随而引人注目。丁莹同学与启贤同系同

班,他们是表兄妹。外貌、个儿、素质、学识都极般配。大学毕业

后, 他们结了婚,建立了美满的家庭,无人不羡慕。我离开武大

后, 没有再见过丁莹同学, 粉碎“四人帮”后我到母校见到启贤

时,丁莹同学正重病卧床,已经不太认识人了,我要去看看她,启
贤婉言谢绝。细想起来,启贤是想把丁莹的美好形象永远留在人

们记忆中。启贤孤居后,我们多次在珞珈山见面。当时他是经济

系主任,请我给学生作过报告,也同老师们开过座谈会。私下我

一再劝说他应该重新安排家庭生活。那时我已听王治柱教授 (也

是我和启贤的同系同班)等校友告诉我,他一直怀念着丁莹,连

丁莹的骨灰盒也放在床头枕边。有一年还专门到四川乐山他们

结伴学习和游玩过的旧地重温往日情谊。一位多么忠贞痴情的
男子。1986年的一天,启贤来北京,我邀他和董辅礻乃同志(著名经
济学家, 1 9 5 0年武大经济系毕业)在我家吃便饭,我和老董事先商量好
劝他重组家庭,有个伴互相照顾,而且有目标地谈到一位彼此早就熟悉
的女同志。可他坚决不同意,事后我又劝过,也未成功。天下无十全十美
的事,启贤的忠贞爱情,也带来了不幸。他们的后代生理有缺陷,

这可能是受近亲亲上加亲的传统影响结婚的结果。特别是启贤
晚年独居,有次胃大出血,身边无人,险些丧命。他只活到六十几
岁,与无老伴相互照顾不无关系。当然,总的说,启贤的纯真爱情
是令人景仰的,他同丁莹成双成对的美丽身影永远留在我的记忆中。

三、诚挚的友谊
我和启贤几十年的友谊是深沉的,心灵相通,不显得那么热
烈,或许正如“君子之交淡如水”这句古语所讲的那种高雅状态。
这同各人个性和经历不无关系, 但更重要的是那个嫌弃“臭老
九”的时代大背景所使然。可也正是“时穷节乃见”,启贤在“文
革”中为解除我的冤案做了一件大好事。我是在中共中央东北局
(当时在沈阳)经受文化大革命的“洗礼”的,为一句并不错的话
因派性被打成了“现行反革命”。于是,好事者大作文章,进而追
查我的历史。查到 1947年我在武大五月的“反饥饿反内战”大游
行中当过副总指挥,而胡编“六·一”惨案的当时我却不在现场,

是打入进步学生运动的“历史反革命分子”。调查者飞机火车来
回跑,多数人证明我在惨案的现场,也有个别人说不在。启贤当
然是被调查的证人之一,他肯定我在现场。可调查者不久又来武
大蛮横无理地追问启贤。他急中生智,想到自己的日记中是否有
记载,于是翻箱倒柜地一查, 1947年 6月 1日“六·一”惨案当
日他的日记上果然有这样一句:“典武率领同学冲出宿舍,从囚
车上抢救被抓的同学⋯⋯”。他把厚厚的一大堆日记本拿给调查
者看,纸张、笔迹、本子都显示完全是当时的真物。调查者也服
了,说:“这是我们至今找到的最有说服力的证据”。于是,批斗我
的人们也就不再追查我在武大时那段历史问题了。事后启贤同
我谈及此事, 只是平静恬淡地叙述经过, 丝毫无表功一类的意
思。特别是当谈到有人作证说我不在现场时,虽然听调查人提到
过这位校友的名字,他却主动地说就不必说是谁了。在老同学间
这样宽容和保护别人,维护老同学间的友谊,这又是一种多么高
尚的风格和道德情操。
一滴水知大海。上面的一些点滴事情,充分反映了启贤在学
识、人品、爱情、友谊诸方面具有极高的素质,是一位高风亮节的
学者,值得我们永远缅怀和学习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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